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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是根据中国传统神话《西游记》改编，由田晓鹏指导的一部3D 动画电影，讲述了孙悟空与小和尚江流儿一起拯救女童、寻找自我的故事。影片的出现，不但获得了豆瓣8.8的评分和群众的高度评价，还一举斩获了7.4亿元的票房，打破了《功夫熊猫2》保持4年的动画票房纪录，创造“登顶”中国动画电影票房的总冠军的“神话”。影片获得如此大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借鉴好莱坞动画电影的类型化叙事手法，首次运用CG技术拍摄西游记题材，为观众带来了中国魔幻风的视觉盛宴，更在于该片在重新解读与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叙事技法与民族化元素相结合，创设出平民时代“大圣”英雄形象，为《西游记》里“大圣形象”的长廊增添了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这使影片赢得了市场的同时，也获得了艺术创作上的成功。 

一、 平民时代的英雄——“反英雄”形象的出场

纵观人类文明史，英雄主义是一种时代文化，是人类的一种精神价值观念。随着时代的更迭与社会的进步，人类文化的发展和审美的改变，传统时代的英雄沉淀为经典，平民时代的英雄应运时代呼唤，步入人类的世界。
英雄生于时代，长于时代，有其被人们所认可的元素。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以及影视作品之中，传统英雄通常具有崇高的品德思想、鲜明的政治立场、超乎常人的能力本领、坚定不移的意志追求、拯救世人的责任情结、完美无瑕的外表形象等。在中华民族的潜意识里，他们是最理想、最完美的代表者。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英雄人物举不胜举。例如，隋末勇猛过人的秦叔宝、唐朝为国捐躯的史可法、宋朝精忠报国的岳飞。在近代影视作品之中，英雄人物也是层出不穷。如50-60年代，《保卫胜利果实》里冲锋陷阵的梁永清；70-80年代，《杨家将》里为国为民的佘赛花；90-00年代，《万夫莫敌》里正气凌然的方世玉，这些英雄无不在向世人传达出具有完美色彩的英雄主义。但由于二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后现代思潮的涌现，新颖的“反英雄”人物开始出现在文学、电影、ACG等作品中。“反英雄”并非是邪恶化身的角色，而是与“英雄”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具体是指：“精神、品质等多方面与传统英雄标准相悖，但同时具有英雄气质或者做出英雄行为的角色。与电影中传统的英雄形象相比，反英雄往往具有一些不属于英雄人物的性格缺点和能力缺陷，却不得不参与或完成非凡的举动。”[
]在美国动画影片《功夫熊猫》中的阿宝虽身手笨拙，却在比武大会上屏雀中选，肩负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战胜了贪狼、拯救了百姓。在3D动画电影《超级大坏蛋》中的麦克迈暴戾凶残，并将正派的城市超人视为眼中钉，可最终却不得不去拯救他所曾经厌恶的世界。这些形象都具有“反英雄”的特质。
综合上述，反英雄与传统英雄的差异，体现出一种随着时代不断地推演的文化形态，而中国的“大圣形象”也正是随着这种时代文化的演变，逐渐由传统形象向 “反英雄”形象转变。1941年，万氏兄弟制作的长片《铁扇公主》开始出现大圣形象的雏形，此时期的大圣形象在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风格。”[
]1964年，动画片《大闹天空》中的大圣在传统风格的基础上，被塑造成神通广大的英雄形象。1986年，六小龄童在电视剧《西游记》中，赋予大圣形象新的意义，诠释出猴、神与人的特征。1995年，周星驰的《大话西游》更是以“爱情”为主线谱写大圣形象，打破了以往大圣是“无情之人”的观念。列数诸多版本的大圣形象，虽然各具特色，但依旧没有打破英雄与生俱来的超强能力的设定。而2015年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却颠覆在此之前的大圣设定，以“寻找初心、拯救自我”为主题，重塑出一个失意、怯懦、纠结的平民时代“反英雄”的大圣形象。可见，在影视作品中，大圣形象经由“神通广大”到“大胆叛逆”到“情比金坚”再到“泯然众人”的转变，既体现出了中华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延伸，也体现出了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及不同时代的观众不同心理与需求。 

二、孙悟空“反英雄”形象的设定

在《朗曼二十世纪文学指南》[
]所提到的多部小说作品之中，“反英雄”的存在，是走向英雄的反面，打破了人们对传统完美英雄的解构，从而诞生出一种不完美却具有英雄本色的英雄。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有两点凸显了这种设定。一是角色的设定，二是剧情的设定。

第一，该片中孙悟空“反英雄”的角色设定，主要涵盖人物外形、能力、性格三方面。

首先，是人物外形的设定。在中华文化中，被人们认可的英雄外形，体现了人们应时代与社会所求，产生的追求意识和最高理想化的审美观念。该片中孙悟空，不同于1998版中国首部全数字化动画片《西游记》中风姿卓越的孙悟空，也不同于2005版《红孩儿大话火焰山》中精灵可爱的孙悟空，更异于儿童习惯性思维中光鲜亮丽、本领超群的英雄形象，而是被塑造成一只长鼻马脸、衣裳破旧的落败猴子，这与传统英雄鲜亮、健硕、俊美的外观相差甚远。与此同时，片中大圣的黄色汉服、红色披风以及龙纹盔甲等一系列服饰，体现出了 “中国红”与“龙图腾”标志性的中国元素，具有极高识别度。由此，大圣“平民化”、“民族化”的外形设计，唤起了人们的亲切感和代入感，获得了观众的认同与青睐。
其次，是人物能力的设定。在中华民族传统的认知中，英雄应当拥有过人的本领，但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精神世界开始呈现出衰落状态。面对社会的黑暗面，袖手旁观、明哲保身的现象迭出不穷，人们渴望被拯救的心理需求有增无减，但拥有超凡能力的英雄脱离现实。因此，在人情冷淡、道德受考验的社会里，人们更接受一种来自于民间、不再高高在上的英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孙悟空正是满足了人们这种渴求心理。影片中的孙悟空在挣脱五指山的束缚之后，因封印手铐而丧失法力，成为一只普通的猴子。他没有七十二变、没有火眼金睛、没有筋斗云、也没有金箍棒以及英雄该有的本领与能力。在此设定之下，孙悟空不再是本领超群，他深受生活的困扰，这折射现代人深受自身能力与社会现实束缚的困境和无奈，也由此引起了观众的共鸣，获得了观众的喜爱。

再者，是人物性格的设定。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中，“反英雄”的性格通常表现为：“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叛逆性，但他们的愿望往往与他们的行为及其结果构成二律背反关系，从而使他们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
]影片中，当孙悟空因无法战胜法力高深的魔头时，他怯懦退步、疯狂自责，甚至跳入河中，陷入自我问答的迷茫困境之中。这与原著《西游记》第32回[
]所描述：“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但有老孙在，就算塌下天来可保无事！”的孙悟空截然不同，但却符合“反英雄”的性格。除此之外，“反英雄”还呈现出多重复杂的性格。例如，影片中的孙悟空在面对大魔头时，表现出的怯懦与恐惧，异于1986版《西游记》孙悟空积极乐观的形象。不仅如此，影片中的孙悟空还具有幽默的无厘头性格。在面对江流儿的唠叨询问：“四大天王是兄弟吗？”，孙悟空以反话回答：“是姐妹！”，江流儿再次疑惑：“哪吒是男的吗？”，孙悟空再次以反话回答：“女的！”。这种无厘头性格的设定，不仅完成了大圣的形象从 “说教化”向“娱乐化”的转变，还体现其复杂矛盾其的性格，这些都给观众带来了一份与众不同的娱乐与享受。

第二，剧情的设定。在影片中，孙悟空反败为胜的情节与“反英雄往往具有能力和性格上的缺陷，却不得不完成非凡的举动”的特点相符，从剧情发展来看，编剧在一步步地为“大圣的回归”铺路。

影片分为三个阶段。影片开头，编剧将传统《西游记》中唠嗑迂腐的唐僧换成可爱机灵的江流儿，并让其与孙悟空建立深厚的感情。此设定，增添了影片的情感色彩，也使江流儿成为了“大圣归来”的催化剂。在情节发展中，编剧以江流儿对孙悟空的信任与崇拜，为孙悟空设定一个不能放弃的理由。在众多妖怪鄙夷孙悟空时，江流儿却以他的一颗赤子之心，不断拿着齐天大圣小玩偶说道：“大圣很厉害，有他在一切都不用害怕。”随后，编剧再运用已设置好的情感线，增加催化剂的分量，真正实现孙悟空的华丽蜕变。影片结尾，编剧设定江流儿死在妖魔手上，死前手里还握着小玩偶齐天大圣，以此令孙悟空在极致悲痛中挣脱封印手铐的束缚，实现了大圣回归。这不但符合“反英雄”克服内心恐惧，做出非凡举动的设定，也完成了大圣在情感上由“颓废”到“振作”，在能力上由“弱小”到“强大”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影片中江流儿在乞求孙悟空重返魔窟无果后，毅然决定亲自独往，这令孙悟空重拾信心、坦然面对妖王。此转折剧情传递出“在困境中不轻易放弃”的民族的精神内涵，弘扬了“凭爱和勇敢找回梦想和初心”的价值观念。正如制片人安德鲁-梅森的评论的那样：“这是一部属于全世界的合家欢电影，谁都看得懂，而且很中国。”[
]影片通过反败为胜的情节，使大圣形象得以扭转，传递出了时代特色与民族精神，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同。 

三、影片的不足之处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在鲜明独特的人物塑造、别出心裁的叙述结构、找寻自我的核心主题上颇为成功，但由于剧情过于单薄、配角塑造缺乏合理性、影片视听效果欠佳，也给影片的质量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其一，剧情过于单薄，影响影片整体质量。剧本是电影首度创作的核心，承载着电影的内涵理念与价值意义，它的质量对电影而言至关重要。在情节架构上，影片仅仅围绕孙悟空拯救女童到自我振作的故事，缺乏丰富的支线支撑整体影片的剧情架构。在戏剧张力上，影片中江流儿和孙悟空两人在客栈里简短交流后，直接跳转至孙悟空的自我放弃，交集碰撞的事件点与情感铺垫不足，导致后期“振作后爆发”的故事透彻度欠缺。着眼影片的缺陷，面临粗制滥造、火热IP作品不断涌现的电影市场以及观众日益提高的审美需求，创作者应该增强危机意识，更加注重剧本的整体质量。

其二，配角塑造缺乏合理性。配角存在的意义是为烘托主角以及丰富整个影片的情节，以此传递出影片的价理念。而影片中猪八戒作为配角的戏份过多、娱乐色彩过重，对于突出全剧的意义和推进全片高潮的作用不大。再加上反派妖王的形象塑造过弱，妖王想吃女童只为修仙的动机过于单一，与出自《山海经》混沌原型妖王的惊艳皮相不够契合。这同时也在提醒着创作者，主角在电影中虽处于主导地位，但配角的存在与发展和主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处理失衡会影响主角形象的塑造，不可轻易忽视。

其三，影片视听效果欠佳。电影是一种声画结合、视听兼备的艺术。光线、色彩、镜头、画面、声音等都是电影的重要组成元素，它们的好坏决定着电影的“外表”和观众观影的第一印象。该片在视觉上，一连串的长镜头动作设计不够丰富。在妖怪追逐江流儿时，动作来回只有左挥右挡的招数，缺少新颖性。在孙悟空实现“大圣归来”后，打斗场面处理过于简单。在听觉上，江流儿的配音前后声线不一，背景音乐的插播稍显突兀，产生了较大的违和感。这些缺点不利于大圣形象的塑造，甚至会为原本良好的大圣形象增加瑕疵。所以，在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幕后团队应该提高技术含量，保证影片的整体水平，拒绝粗制滥造，求力精良出品。

结语

“反英雄”形象是“英雄”形象的对立面，它的存在，是时代与社会的产物，是文化多元化、创新化、全球化的一种趋势。在2015这个中国影视工业化升级的年头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给当代影视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大圣崭新形象的出现，满足了人们平民时代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的审美需求。但华语动画影视团队不应沾沾自喜、止步不前。中国电影制作团队必须立足市场，应该跟上时代的脚步，善于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挖掘新颖的故事，汲取各家所长创塑造出新的人物形象，提高影视幕后团队的制作水平，创造出一部又一部口碑与票房双丰收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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